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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落
選
《
福
布
斯
》
﹁世
界
十
大
美
食
城
﹂
評
選
活
動
的
廣
州
，
欲
借

舉
辦
亞
運
會
之
機
，
扳
回
﹁食
在
廣
州
﹂
的
美
譽
，
並
順
勢
將
西
關
美
食
這
一

名
片
推
向
海
內
外
。

筆
者
近
日
從
廣
州
市
荔
灣
區
旅
遊
局
獲
得
一
份
《
西
關
搵
食
圖
》
迎
亞
運

版
。
﹁西
關
﹂
是
老
廣
州
對
荔
灣
區
的
﹁俗
稱
﹂
。
這
張
仿
古
色
牛
皮
紙
的

﹁美
食
版
圖
﹂
，
幾
乎
囊
括
了
西
關
的
美
食
名
店
：
酒
樓
茶
居
，
粥
粉
麵
店
、

甜
品
店
、
風
味
小
吃
店
，
林
林
總
總
，
共
計
百
餘
家
。

﹁食
在
廣
州
，
味
在
西
關
﹂
。
廣
州
西
關
不
但
有
聞
名
的
正
宗
粵
菜
，
更

有
興
盛
了
大
半
世
紀
的
傳
統
名
小
食
。

﹁廣
州
酒
家
﹂
、
﹁蓮
香
樓
﹂
、
﹁陶
陶
居
﹂
是
傳
統
粵
菜
食
家
的
代
表

。
﹁廣
州
酒
家
﹂
素
有
﹁食
在
廣
州
第
一
家
﹂
之
稱
，
廣
州
文
昌
雞
、
百
花
釀

鴨
掌
、
娥
姐
粉
果
等
粵
菜
菜
式
享
譽
海
內
外
。
﹁蓮
香
樓
﹂
以
﹁百
年
餅
家
﹂

聞
名
，
首
創
蛋
黃
蓮
蓉
迷
你
月
餅
、
椰
汁
年
糕
。
﹁陶
陶
居
﹂
寄
意
﹁樂
也
陶

陶
﹂
，
有
馳
名
的
奶
黃
包
、
麻
皮
乳
豬
、
西
湖
菊
花
魚
等
。

三
大
酒
家
附
近
有
﹁陳
添
記
﹂
、
﹁順
記
冰
室
﹂
、
﹁寶
華
麵
店
﹂
、

﹁開
記
甜
品
﹂
等
傳
統
名
小
食
。
﹁陳
添
記
﹂
的
魚
皮
、
艇
仔

粥
和
蒸
豬
腸
粉
很
美
味
；
﹁順
記
冰
室
﹂
的
椰
子
雪
糕
、
芒
果

雪
糕
和
榴
槤
雪
糕
香
滑
誘
人
；
﹁寶
華
麵
店
﹂
的
豬
手
麵
很
出

名
；
﹁開
記
甜
品
店
﹂
的
綠
豆
沙
真
材
實
料
。
和
飯
市
分
早
中

晚
不
同
，
西
關
小
食
終
日
興
旺
，
有
人
當
它
早
點
、
下
午
茶
、

宵
夜
、
零
食
，
也
有
人
當
它
正
餐
。

筆
者
乘
坐
廣
州
地
鐵
一
號
線
至
長
壽
路
站
抵
達
西
關
覓
食

。
出
站
後
，
沿
着
寶
華
路
往
前
走
，
先
經
過
﹁開
記
甜
品
店
﹂

和
﹁寶
華
麵
店
﹂
，
接
着
路
過
﹁順
記
冰
室
﹂
，
然
後
到
達

﹁陳
添
記
﹂
。
在
寶
華
路
盡
頭
處
，
向
左
轉
入
十
甫
路
後
，
會

依
次
經
過
﹁南
信
甜
品
店
﹂
、
﹁陶
陶
居
﹂
、
﹁蓮
香
樓
﹂
、

﹁廣
州
酒
家
﹂
、
﹁銀
記
腸
粉
店
﹂
。

追
源
溯
流
，
廣
州
西
關
美
食
歷
史
悠

久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廣
州
西
關
十
三
行

在
世
界
貿
易
和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有
着
重
要

的
地
位
。
據
介
紹
，
一
六
八
四
年
清
政
府

設
立
了
粵
、
閩
、
浙
、
江
四
海
關
，
廣
州

粵
海
關
的
貿
易
量
一
直
是
四
個
海
關
之
首

。
至
一
七
五
七
年
清
政
府
關
閉
其
他
三
個

海
關
，
獨
留
廣
州
海
關
，
作
為
唯
一
合
法
的
中
國
對
外
貿
易
口

岸
。
自
此
，
廣
州
西
關
十
三
行
進
入
全
盛
時
期
，
也
繁
榮
了
西

關
飲
食
業
。

﹁荔
灣
艇
仔
粥
﹂
是
一
例
。
當
時
，
隨
着
越
來
越
多
商
賈

富
豪
聚
居
在
十
三
行
以
及
荔
枝
灣
一
帶
，
往
來
的
艇
家
便
做
起

了
粥
品
生
意
：
先
把
炸
花
生
、
炸
魷
魚
絲
、
海
蜇
絲
、
熟
豬
肚

絲
等
粥
料
，
放
入
碗
裡
，
再
沖
入
沸
滾
的
粥
底
，
最
後
撒
上
蝦

子
、
滴
上
麻
油
，
端
到
食
客
面
前
。
一
來
二
去
，
﹁荔
灣
艇
仔

粥
﹂
的
盛
名
就
此
傳
開
，
如
今
在
西
關
不
少
酒
樓
食
肆
都
能
嘗

到
艇
仔
粥
。

西
關
美
食
也
吸
引
了
眾
多
海
外
遊
客
。
以
往
，
洋
人
到
西
關
﹁搵
食
﹂
常

常
要
靠
手
指
比
劃
。
如
今
，
六
十
二
種
西
關
小
吃
終
於
有
了
自
己
的
英
文
名
。

筆
者
在
《
西
關
搵
食
圖
》
迎
亞
運
版
上
看
到
，
小
吃
譯
名
簡
單
明
瞭
，
不
失
粵

味
：
例
如
，
﹁雲
吞
﹂
直
接
音
譯
為W

ont o n

；
﹁艇
仔
粥
﹂
意
譯
為S am

pan
C

o ng ee

，
﹁S am

p an

﹂
的
中
文
是
﹁舢
舨
﹂
；
﹁老
婆
餅
﹂
被
稱
為
﹁甜
心
餅

﹂
（Sw

e e tH
ea rt Pa st ry

）
。

報
載
，
此
番
英
文
譯
名
徵
集
過
程
中
，
鬼
馬
譯
名
大
量
湧
現
，
如
把
佛
跳

牆
翻
譯
成
﹁發
瘋
的
和
尚
﹂
（T

he
M

ad
M

on k

）
，
將
燒
賣
譯
成sh ow

m
e

。

但
因
種
種
原
因
，
最
終
不
能
被
採
納
。
在
美
食
圖
上
，
佛
跳
牆
的
參
考
譯
名
是

B ud d ha -
J um

pin g -
O

ver-
W

a l l

（S te w
ed

Sha r k
F i ns

w
i t h

A
s s or t ed

S ea fo od

）
，
燒
賣
翻
譯
為s t ea m

e d
p or k

du m
pl ing

。

《
西
關
搵
食
地
圖
》
還
將
新
增
﹁三
餐
﹂
金
牌
餐
單
，
向
遊
客
推
薦
最
具

廣
州
特
色
的
一
日
三
餐
。
近
日
，
﹁粵
食
粵
好
味
，
老
廣
餐
單
大
徵
集
﹂
已
在

﹁飯
統
網
﹂
上
啟
動
。
屆
時
將
評
選
出
﹁最
低
碳
老
廣
餐
單
獎
﹂
、
﹁最
有
營

養
老
廣
餐
單
獎
﹂
、
﹁最
潮
爆
老
廣
餐
單
獎
﹂
。

翻開新版的北京地圖，發現筆
者上中學時的學農基地──海淀區
溫泉鎮已經在六環路邊上，北京城
市規模的超速發展，已使三十年前
的京郊鄉村變身為高樓林立、車水
馬龍的喧囂之所，稻香荷花已基本

絕跡。
溫泉鎮雖然不如相鄰的香山有名氣，但文史古跡

亦不在少數。鎮內之太舟塢村就頗有歷史。早在元朝
，太舟塢附近就有一條河──白浮甕山河。一二九二
年，水利學家郭守敬發現位於昌平龍山腳下的白浮泉
，引白浮甕山河入 「海子」（包括今日的什剎海、北
海、積水潭和已經消失的太平湖），同時在城東主持
開鑿通惠河。白浮甕山河是從上游補給通惠河水。歷
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在《白浮泉遺址整修記》中寫道：
「郭守敬經始其事，開渠引水，順自然地勢，西折南

轉，繞過沙、清二河之河谷低地，經今昆明湖之前甕

山泊，流注大都城內積水潭。於是南來漕船可以直泊
城中。今日新開京密引水渠，自白浮泉而下直達昆明
湖，仍循元時故道，僅有小調整，足證當時地形勘測
之精確。」

據學者考證，唐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年）設帶州
，太舟塢是帶州孤竹縣治下。後來 「帶州」訛為 「泰
州」或 「太州」， 「孤竹」合音成了 「務」。元代挖
通了白浮甕山河，在泰州務附近設有船舶碼頭，乘船
可以去甕山泊（現在的頤和園昆明湖），所以 「泰州
務」又稱 「太舟塢」。明代宋彥《山行雜記》： 「金
山口度嶺至冷泉村，道旁皆水田，行二里許曰泰州務
。」清朝，白浮甕山河依然暢通，人們可在黑龍潭口
「乘船入市回」。民國年間稱為 「太舟塢」，沿用至

今。太舟塢的索家花園，是索額圖晚年被罷官後的居
所。

索額圖之父索尼乃康熙初年四大輔政大臣之首
（其他三人是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鼇拜）。索額圖早

年曾輔佐康熙帝計擒鼇拜，故深受信任，先後任國史
院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
等職，位高權重。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索
額圖作為首席代表，率清廷使團至尼布楚與俄方代表
談判。他堅持了黑龍江流域屬於中國的原則，與俄方
在對等談判的基礎上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後來，
他在宮廷鬥爭中依附皇太子允礽，康熙四十二年（一
七○三年）被加以 「議論國事，結黨妄行」之罪名，
交宗人府拘禁，不久死於禁所。

現在的西直門北大街，有個地名叫 「索家墳」，
原來是索尼家族的墳墓。索額圖作為罪臣，按清制是
不能入祖墳的，他死後被葬在現在海淀區西北旺鎮唐
家嶺村附近。

太舟塢的索家花園，是索額圖晚年被罷官後的居
所。園西就是黑龍潭，可以引泉水入園，取之不竭。
據說，該園鼎盛時佔地一百五十多畝，前宅後園，竹
影花香，幽靜宜人。索額圖死後，花園逐漸荒廢。

古人云： 「忠臣不事二主」。中
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中，朝代更替周而
復始，死節之士比比皆是，讚美之聲
也不絕於耳。然而，透過這貌似令人
盪氣迴腸的忠義烈行，我們發現，其
實為人臣者沒有絲毫獨立性，只不過

是某個帝王的依附者，就像手之與臂、髮之與膚，融為
一體，不可分割。所謂的 「忠」其實大多是 「不得不忠
」。 「不得不忠」自然只能是忠於君王，而不是忠於職
守，所以，當官的總有一肚子揣測聖意的官場計謀，而
最缺乏為民造福的職業操守。從這個意義上講，被後人
唾罵了上千年的五代時的 「長樂老」馮道，倒是個不折
不扣的另類臣子，在他身上所體現出的職業操守就顯得
頗有幾分難能可貴。馮道一生在唐、晉、漢、周四朝為
臣，侍奉了近十個皇帝，位居將相高位二十餘年，屢經
喪君亡國。按照傳統的忠君倫理，他早就該盡臣子之節
，或隨先帝殉節，或退隱老死，可他反而毫不在意，心
安理得地接受着一個個新君遞過來的橄欖枝，甚至在晚
年還洋洋自得地寫下《長樂老自序》，歷數其曾經服務
過的君王、獲得過的各種官職榮譽，以及其家人妻子所
得到的恩賜。因此，北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罵他

是 「無廉恥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稱他 「乃奸
臣之尤」。即便到新中國建立後，史學家范文瀾還把他
看作是 「五代腐朽官僚的典型」。然而，當我們跳出忠
君思維的苑囿來看馮道時，就會發現，上述諸般譴責實
在是腐儒之見、不公之極。事實上，馮道無論是個人品
行還是道德文章，乃至政績事功，都頗有可觀之處。史
書上稱其 「少純厚，好學善屬文」， 「惟以披誦吟諷為
事」，即便是 「大雪擁戶，凝塵滿席」，也能安然處之
。馮道在家 「丁父憂」時，趕上年景不好，便用自己的
俸祿賑濟鄉里，自己卻住茅棚，地方官有所饋贈，他也
一概不受。唐明宗時，馮道一改過去選拔人才只重門第
的弊病， 「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
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鎮之。」遇到豐年，朝廷
無事，馮道便勸告明宗 「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
兢業業，臣之望也。」甚至在那樣一個戰亂頻仍的年代
，馮道還注意文化建設，和同僚一起雕版印刷了不少經
書著作，流傳天下。晉少帝時，契丹攻入汴京，契丹主
曾問馮道： 「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馮道說： 「此時
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史稱 「其後衣冠
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當時，契丹
擄掠了大批中土士女，馮道只要遇到，就出錢贖買，再

設法幫助他們和家人團聚。可以說，生逢亂世的馮道，
是竭盡所能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的。不管馮道自己有
沒有清醒的認識，他都是中國古代難得的不以忠君為最
高原則而以蒼生社稷為最高價值的大臣之一。這與他所
屬的那個非常年代有着直接的關係。五代十國只有短短
的五十四年，在這個特殊的時期裡，朝代的更替決定於
武力和實力，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造就了成王敗寇的殘
酷事實。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各路豪傑，本來就大多是從
陰謀與暴力中殺出重圍的昏君暴君，是沒有什麼道德上
的高下之分的。因此，真正有擔當的人完全沒有必要死
守着腐朽的忠君思想，做亡國之君的殉葬品。像馮道這
樣，利用 「職務之便」，盡可能地為老百姓、為後人多
做點好事，實在是一種最優的選擇。

亞運持圖覓食西關 行 李

胡
適
的

﹁
兩
個
凡
是
﹂

段
懷
清

跳出忠君思維看馮道
盧荻秋

太
舟
塢

許

揚

不在父親肩上摘蘋果 汪金友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星期一

《胡適之先生晚
年談話錄》中，記錄
了一則胡適有關 「怕
老婆」的笑話。笑話
是從別人對胡適夫婦
關係的 「議論」引發
的——有人打趣說，

經過考證，胡適是肖兔的，而他的夫人
江冬秀則是肖虎的，當然兔子見了老虎
就要害怕。

對於別人對於自己夫妻關係的各種
議論，胡適早就領教過。無論是從當初
奉母命與江冬秀成婚，還是帶着這位纏
過小腳、寫封信錯別字連篇、不曾見過
徽州之外世界的夫人來到新文化 「聖地
」的北京大學，為胡適行為叫好者有之
，自然亦少不了不解甚至疑惑之人——
一個留洋博士、新文化的領路人，又是
如何處理好這家庭生活中的 「二重奏」
的呢？

其實，圍繞着胡適的家庭生活，尤
其是胡適個人秘而不宣的個人情感生活
，這些年海內外 「好事者」已經發掘出
不少材料。於是，在胡適所謂的 「怕老
婆」之外，亦有了不少新解讀。

那麼，胡適自己，又是如何 「自圓
其說」的呢？胡適二十年代初期的日記
中，曾就高夢旦等友人對於自己不背舊
婚約之舉而 「恭維不已」，認為這是一
件 「最可佩服的事情」。換言之，胡適
當時不僅在新派人物中獲得廣泛的尊重
，在某些舊派人物中，亦未見肆無忌憚
的詆毀，一個條件，就是胡適在婚姻上
所作出的一個 「大犧牲」。而胡適對此
所做的解釋，則是 「最討便宜」，原因
亦很簡單， 「當初我並不曾準備什麼犧

牲，不過心裡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 「假如我那時
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生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
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裡並沒有什麼大過
不去的地方。這已是佔便宜了。最佔便宜的，是社會上
對於此事的過分讚許；這種精神上的反應，真是意外的
便宜」。

胡適說，對於他的舊婚約， 「始終沒有存毀約的念
頭」，這種說法或許是真的。但胡適之 「懼內」，似乎
亦是廣為人知。對此，文明涵養如胡適者，自然有其
「懼內」的理論學說在。在其晚年在台灣與友人的閒談

中，他說出自己有收集世界各國家懼內故事的 「偏好」
，並從所收集的故事中得到一個 「發現」，那就是 「凡
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反之，凡
是沒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獨裁的或極權的國
家」 。

胡適的 「兩個凡是」理論上是否站得住腳，明眼人
自然一目瞭然，無須多言。但胡適如此費心費力地去收
集此等故事傳說，當然不是為了考察各國政治民主等。

而對於胡適 「懼內」的真實性，並非沒有記者提出
過 「懷疑」——胡適去世前一年，就曾見到過一篇標題
為《胡適之偽裝懼內》的報道。其中寫胡適留着江冬秀
「作女皇」， 「這是虛君」， 「實權自在首相手中」。

這樣的解讀，也實在有點意思。後來一些好事者刨挖胡
適的婚外花絮，似乎亦可呼應上述說法——胡適在一個
不毀約的幌子下，實在不時偷渡一下個人的情感，更何
況還有所謂 「深情幾十年」之類的說法，就更是坐實了
胡適 「實在是婚姻內的有實權的首相」的說法。

胡適、江冬秀夫婦關係如何，本不關胡適學問乃至
人格，自然亦不需龐雜人等置喙。不過稍微讀一讀胡適
夫婦之間的 「兩地書」，大致上對兩人之間的情感關係
，應有一些了解。胡、江之間不屬於那種情投意合或者
志同道合一類的新派夫妻，就跟《傷逝》中的子君涓生
，也因此兩人之間，亦不會生發出什麼 「傷逝」一類的
感慨或者惆悵。他們就是生活夫妻——生活是一種比任
何意義上的理論學說都需要時時面對的真實，在這裡，
一時的作偽尚有可能，一生的作偽，就不免辛苦艱難。
故而倘真有一生作偽者，也實在有去認真探究的價值，
如果這樣的人與生活，真如胡適和江冬秀的話。

只是胡適的 「兩個凡是」，在語言風格上不大像晚
年胡適的風格，儘管在思想觀點上，倒確實有胡適思想
的邏輯在。如果胡適不將自己的 「懼內」，視為中國傳
統意義上的 「怕老婆」，也不是拙劣到模仿西方 「紳士
」禮儀夫人，而是現代人權意識與尊重女權與婦權的一
種表現，這樣的堅守，就有飯後茶餘之外的意味了。

約二十年前，
我第一次聽到汪國
真這個名字，那是
一位老年詩人說：
「那汪國真寫的，

哪裡是詩？」於是
我好奇，去找汪國

真的詩來讀。讀了一些，就被黏住了
。恰在那個時候，一位友人打算去南
方發展，卻又有些舉棋不定，我便抄
錄了一首題為《熱愛生命》的汪詩鼓
勵他： 「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既
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我
不去想能否贏得愛情／既然鍾情於玫
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誠／我不去想身
後會不會襲來寒風冷雨／既然目標是
地平線／留給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
不去想未來是平坦還是泥濘／只要熱
愛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中」 。後來
，從汪國真寫的一篇短文裡，我知道
這是他 「飽含深情」寫的一首詩。剛
投出去時，被兩次退稿。第三次投才
中的。發表後被廣泛轉載。央視將其
搬上了屏幕，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應聽
眾要求多次播放。有人將它譯成了外
文。 「許許多多的讀者就是從這首詩
開始知道有一個喜歡寫詩的青年人叫
汪國真，這首詩也自然成了這個喜歡
寫詩的青年人的代表作。」

見到汪國真，是在電視裡。那是
上世紀九十年代，央視舉辦的一次主
持人大賽，文質彬彬的汪國真得了三
等獎。

那一次頭等獎是 「雙黃蛋」：張
澤群和許戈輝一齊領獎。如今他們分
別是央視和鳳凰衛視的當紅主持人。

汪國真成名頗富戲劇性：北京學
苑出版社一位編輯的妻子在一所中學教書，一次她在課
堂上發現有不少學生在傳抄汪的作品，便將此事告訴了
丈夫。正是這位機敏的出版人促成了汪的第一本詩集
《年輕的潮》出版了。嗣後，汪詩的出版真有如潮水。
一九九○年，出版界稱之為 「汪國真年」。汪詩是大眾
化的，平易而恬淡，不少學生愛讀。譬如 「不站起來／
才不會倒下／更何況／我們要浪跡天涯／跌倒是一次紀
念／紀念是一朵溫馨的花」 常被年輕人傳抄作為贈言。

汪國真的散文裡也有不少妙語。如 「失戀，證明你
真正愛過了，如果沒有真正愛過，也就無所謂失戀。要
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一輩子沒有真正愛過的大有人在
。」 「過早戀愛和過遲戀愛都不好。太早戀愛，因為不
懂得愛，往往糟蹋了愛；太遲戀愛，則會影響愛的純潔
度。」 「就氣候而言，僅有春天是單調的；就人生而言
，僅有青春是不完整的。」 這些話，不是一個有相當閱
歷的人，恐怕講不出來。

一九五六年出生的汪國真，一九八二年畢業於暨南
大學，畢業後一直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他除了寫詩
，當主持人，還喜歡書法、繪畫和作曲。他講： 「我從
小就喜歡音樂，但是沒有接受過任何音樂方面的訓練。
二○○一年，我想到要嘗試作曲，當時還不知道自己行
不行，於是買了一些音樂方面的書，一邊看書，一邊試
着把旋律記下來。」 至今，他作的曲已出了幾個專輯。
有行家認為他作曲的天賦超過寫詩。

汪國真的 「粉絲」無數，大部分是年輕人，也包括
像我這種 「爺爺級」的老者。有人講汪詩只有中學生愛
讀，因之，我反思了一番。我莫非是個 「變態」？但變
態已達二十年以上，成了活得自在的常態，我看也沒有
什麼不好。但如果有誰批評我不成熟，那倒是實話。

多
彩
汪
國
真

言
止
善

比
爾
．
蓋
茨
的
父
親
，
是
當
地
一
個
有
名
的
律
師
，
他
一
直
希
望
利
用

自
己
的
經
驗
和
影
響
，
讓
比
爾
．
蓋
茨
在
律
師
業
幹
出
一
番
名
堂
。
按
照
父

母
的
要
求
，
比
爾
．
蓋
茨
從
湖
濱
中
學
畢
業
以
後
，
入
讀
的
也
是
哈
佛
大
學

的
法
律
專
業
。
這
使
他
的
父
親
非
常
高
興
，
相
信
從
名
牌
大
學
走
出
來
的
兒

子
，
一
定
能
夠
子
承
父
業
，
前
程
輝
煌
。
但
令
他
的
父
母
萬
萬
沒
有
想
到
的

是
，
比
爾
．
蓋
茨
大
學
沒
有
畢
業
，
就
自
己
決
定
退
了
學
，
和
朋
友
一
起
去

研
究
電
腦
。
他
的
夢
想
，
就
是
讓
每
一
個
家
庭
，
每
一
張
桌
子
上
，
都
有
一

台
電
腦
。
二
十
年
後
，
比
爾
．
蓋
茨
的
夢
想
變
成
了
現
實
，
他
自
己
也
榮
登

全
球
富
豪
排
行
榜
之
首
。
難
於
想
像
，
當
初
比
爾
．
蓋
茨
如
果
跟
着
父
親
去

當
律
師
，
今
天
的
世
界
又
會
是
什
麼
樣
子
？

袁
隆
平
的
父
親
，
是
平
漢
鐵
路
局
的
一
名
職
員
。
全
家
人
一
直
在
北
平

生
活
，
袁
隆
平
也
出
生
在
北
平
協
和
醫
院
。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七
事
變
﹂
後
，
一
家
人
先
後
到
重
慶
、
武
漢
、

南
京
。
多
年
顛
沛
流
離
的
生
活
，
致
使
袁
隆
平
的
父
親

非
常
希
望
自
己
的
兒
子
報
考
鐵
路
交
通
專
業
，
然
後
在

大
城
市
找
個
穩
定
的
工
作
。
但
袁
隆
平
卻
不
想
在
大
城

市
上
學
，
更
不
想
追
時
髦
趕
潮
流
，
報
考
熱
門
專
業
。

他
立
志
要
成
為
一
名
農
業
科
技
人
員
，
為
改
變
中
國
人

民
缺
吃
少
穿
的
局
面
貢
獻
一
分
力
量
。
為
此
，
他
選
擇

了
西
南
農
學
院
，
作
為
自
己
人
生
和
事
業
的
起
點
。
一

九
五
三
年
，
袁
隆
平
大
學
畢
業
以
後
，
被
分
配
到
湖
南

山
區
雪
峰
山
麓
的
一
所
農
業
學
校
當
教
師
。
他
非
常
熱

愛
這
項
工
作
，
一
邊
教
書
，
一
邊
搞
研
究
，
終
於
成
為

﹁雜
交
水
稻
之
父
﹂
。
一
個
城
市
家
庭
的
孩
子
，
卻
立

志
到
農
村
工
作
。
正
是
這
種
常
人
做
不
到
的
放
棄
和
選

擇
，
成
就
了
袁
隆
平
，
也
成
就
了
中
國
人
的
生
活
。

美
國
物
理
學
家
富
蘭
克
林
的

父
親
，
是
一
名
蠟
燭
製
造
商
，
一

直
希
望
兒
子
能
成
為
牧
師
。
但
由

於
生
活
所
逼
，
十
二
歲
時
，
富
蘭

克
林
就
開
始
跟
隨
父
親
學
習
製
造

蠟
燭
。
富
蘭
克
林
十
五
歲
時
，
他

哥
哥
籌
辦
了
一
份
報
紙
《
新
英
格

蘭
新
聞
》
。
富
蘭
克
林
也
想
試
一

試
文
筆
，
但
又
不
想
通
過
哥
哥
來
採
用
自
己
的
文
章
。

於
是
他
用
化
名
寫
了
一
篇
小
品
，
趁
半
夜
沒
人
時
把
稿

子
悄
悄
地
放
在
編
輯
部
的
門
口
。
第
二
天
一
早
，
他
哥

哥
和
幾
位
編
輯
看
到
那
篇
稿
件
，
一
致
稱
讚
是
篇
好
文

章
，
並
斷
定
是
出
自
名
家
的
手
筆
。
從
此
，
富
蘭
克
林

的
文
章
經
常
在
報
上
發
表
，
但
大
家
一
直
不
知
道
真
正

的
作
者
是
誰
。
後
來
，
為
了
破
解
這
個
謎
，
他
哥
哥
半

夜
時
藏
在
編
輯
部
門
口
。
做
夢
也
沒
想
到
，
這
位
﹁名

家
﹂
，
竟
是
自
己
的
弟
弟
小
富
蘭
克
林
。

法
國
著
名
作
家
小
仲
馬
開
始
寫
作
的
時
候
，
經
常

碰
壁
，
寄
出
的
稿
子
，
大
多
被
退
了
回
來
。
他
的
父
親

大
仲
馬
看
到
兒
子
這
樣
困
難
，
就
對
小
仲
馬
說
：
﹁如

果
你
在
寄
稿
時
，
隨
稿
給
編
輯
先
生
附
一
封
短
信
，
只

要
說
﹃我
是
大
仲
馬
的
兒
子
﹄
，
或
許
情
況
就
好
多
了

。
﹂
小
仲
馬
卻
倔
強
地
說
：
﹁不
，
我
不
想
坐
在
你
的
肩
膀
上
摘
蘋
果
。
﹂

小
仲
馬
沒
有
沮
喪
，
仍
然
堅
持
用
不
同
的
筆
名
投
稿
。
他
的
長
篇
小
說
《
茶

花
女
》
寄
出
後
，
終
於
以
其
絕
妙
的
構
思
和
精
彩
的
文
筆
震
撼
了
一
位
資
深

的
編
輯
。
更
令
這
位
編
輯
大
吃
一
驚
的
是
，
這
部
偉
大
的
作
品
，
作
者
竟
是

名
不
見
經
傳
的
小
仲
馬
。
他
問
：
﹁你
為
何
不
在
稿
子
上
署
上
你
的
真
實
姓

名
呢
？
﹂
小
仲
馬
說
：
﹁我
只
想
擁
有
真
實
的
高
度
。
﹂
《
茶
花
女
》
出
版

後
，
法
國
文
壇
的
評
論
家
一
致
認
為
，
這
部
作
品
的
價
值
，
遠
遠
超
過
了
大

仲
馬
的
代
表
作
《
基
度
山
恩
仇
記
》
。

坐
在
父
親
的
肩
膀
上
，
的
確
可
以
很
快
的
提
升
自
己
的
高
度
。
但
那
種

高
度
，
不
是
真
實
和
公
平
的
高
度
。
坐
在
父
親
肩
膀
上
摘
下
的
蘋
果
，
絕
沒

有
自
己
爬
上
樹
去
摘
下
的
蘋
果
更
有
味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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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道事主 （資料圖片）


